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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的名字與命名 - 以桃園縣新屋鄉為例 

 

 

假如你要判斷一個人他是否為客家人，可以問他的母親叫什麼名字，或看

他的身分證母親欄，其母親的名字為 XXX 妹，你問他是否為客家人，他會

告訴你他是客家人沒有錯。當然，假如他的母親名字不是 XXX 妹，並不代

表他不是客家人（楊國鑫 1988）。 

 

1.0 前言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閱讀一份報紙時，似乎可以很輕易地判斷這是一個男人的名字或

是女人的名字，名字中的性別差異非常明顯。同樣地我們可以試問，名字中是否有明顯

的族群差異呢？上述一段引文告訴了我們某種客家人的名字特色，這不僅是客家族群的

命名習慣，也是客家婦女的名字特徵。名字之中是否還有其他明顯的族群特徵？客家人

的名字、閩南人、原住民或是外省人的名字又有何差異？這些差異是否有何文化與社會

意義？本計劃的提出即是想從這樣的角度來研究客家族群的文化特徵，探討客家族群自

我意識的發展變化，並比較整理客家族群與其他族群的文化差異。 

從「名字和命名」的角度來了解「客家人」此一主題適合嗎？回答此一問題前，有

一點必須釐清：那就是「名字與命名」的研究重點是命名者，不是被命名者，分析對象

是名字本身，不是使用的個人。此一研究不是如一般命理業者要去預測，取了某一類名

字者是否和個人財富地位取得或是婚姻幸福有何關係，我們要問的是，命名者是誰？命

名的考量與期望為何？為何取這個名字？不是那個名字呢？是否有何文化與社會意

涵？ 

人是唯一會為自己和其他同類取名字的動物，名字成為一種人類特有的文化行為，

名字的決定和使用可說是一種文化共通性。不過由於歷史經驗、社會結構、價值信念的

不同，許多地區的人們取的名字並不一樣，名字也因此成為一種文化差異。文化共通性

與文化差異正是切入探討「名字與命名」此一文化現象的兩個思考起點。本計劃將有關

文化共通性的探討稱為文化人類學的角度，文化差異的比較則歸為文化社會學的觀察。 

從文化人類學的角度來看，我們可以探究的問題包括，人類使用名字的起源與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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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名字的組成結構（單、雙名之分）、重複程度（菜市場名的多寡）、意象類別（物質

條件、命理考量）等，如何受到某些社會性因素或力量的影響。這些影響因素包括人口

數量、社會組織、語言特性、都市生活、民族國家、大眾媒體、官僚體制等。例如，以

採集或漁獵為生的部落社會其生產力有限，人口數量成長緩慢，命名方式也較為簡單，

多以大自然事物為參考。隨著生產技術的提高，人口逐漸增加，社會組織日趨複雜。許

多從狩獵採集轉變成園藝社會的原始部落，均會發展出所謂的親子連名制、親從子名

制、子從親名制等命名方法，主要是反映愈來愈重要的家族關係和親屬團體。 

農業社會出現之後，社會組織更趨複雜，家族成為分配財富和權力的主要場所。為

了要解決財產繼承與分配的問題，農業社會常會發展出複雜的啄喙排序機制（peck 

order），華人社會中以家譜為依據的輩份排名（分嫡庶男女）就是其中一種常見的命名

方式。現代民族國家出現之前，許多人際區分並不是使用名字，而是以角色或關係互相

稱呼（如老爺、娘、外甥、管家）。現代民族國家出現之後，為了推動戶政並落實人口

統計，人一出生之後就要報戶口，也因此需要取個名字，而且不能隨意更改。現代都市

生活的出現（社會互動更為頻繁）與大眾媒體的興起，也會影響我們決定名字的方式。

公眾人物或流行趨勢會成為許多人命名的參考，名字的集中程度或重複性（菜市場名）

會因此而改變。 

從文化社會學的角度來看，我們則可以探究名字的階層意涵，討論名字如何成為不

同社會階層（性別、族群、階級、世代）之間的「象徵」界線。以研究差異著名的法國

社會學家 P. Bourdieu，曾經以象徵權力來解釋社會秩序的正當性基礎。 

P. Bourdieu 的一個基本假設是，除了意識型態和物質條件的掌控之外，階級社會的維

持與再製還需透過象徵權力的中介才有可能。象徵權力以一種再次確認的方式，正當化

宰制階級的意識型態以及與此相依存的經濟分工關係。換言之，宰制階級不只控制了經

濟權力，更透過象徵權力的運用，使他人接受符合其利益的世界觀。 

Bourdieu 進一步指出，分類是階級鬥爭的一個基本面向，安置與灌輸一個區劃視野

的權力乃最卓越的政治權力（Bourdieu 1989）。以 Bourdieu 的語言來看，命名即是一

種分類的象徵權力，名字則是已結構化的分類系統。名字的產生就是社會分類的完成，

也是個人社會位置的就位。一個名字適合誰，誰會使用某個名字，不僅是社會事實，也

是社會秩序的一部份。當被命名者接受命名者決定的名字之後，他或她也接受了某一世

界觀，支配也因此完成。而透過日常生活中不斷的使用和流通，名字也會繼續不斷地強

化既定的社會秩序與世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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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進一步論及，名字的差異可以成為不同社會階層之間的一種文化差異。如

果能夠對於名字進行分析比較，我們可以了解不同階層之間界線的形成或是改變，這是

「名字與命名」的文化社會學意涵。例如，名字中是否有性別差異，與既有的性別角色

與性別分工之間存在有何種關係？不同族群在使用名字上是否會有類似的情形？不同

族群在接觸之初，名字的差異一定非常明顯。可是時間久了之後呢？第二代或第三代之

後的命名模式呢？名字是否可以成為族群之間的同化指標？如果族群關係發生逆轉，名

字的決定和使用又會發生何種變化？ 

社會結構的開放性與向上流動（upward mobility）的可能性也會讓中下階層者在

取名字時有不一樣的考量。中下階層在決定名字時是否會有仿效的對象？如果要仿效，

又會仿效誰的名字？公眾人物、影視明星、政治人物就是許多可能的仿效對象。相對地，

當名字作為一種階級界線崩解之後，中上層階級又會如何命名來避免階級界線的模糊

呢？換言之，不同社會階層之間是否在命名上進行某種無聲的文化競賽？ 

客家族群是台灣社會的主要族群人口之一。隨著台灣社會本身的現代化、全球化與

國內族群關係的變化，客家人口自我意識會發生什麼變化？在外來文化的衝擊下，夾雜

著被其他多數族群同化的壓力下，客家人如何確保自己的族群意識與文化界線？本計劃

認為，經過適當資料的整理分析，「名字和命名」可以成為了解族群文化發展和變遷的

切入點。本計劃的提出即是想，透過對於客家人名字與命名經驗的整理分析，探討客家

人自我認同與族群意識的發展與演變。 

 

2.0 相關文獻之回顧 

 

過去以來，有關「名字與命名」的研究並不多見，主要是來自於人類學者在進行田

野調查所整理發現的各種不同部落社會的名字與命名方式。社會學文獻中的討論，主要

集中在兩個主題：其一是將「名字的選擇」視為移民「同化」於移入社會（host society）

過程中的一種文化適應，其二是從社會階層的角度（如性別、族群）來探究名字的文化

社會學意涵，目前以後者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可觀。 

Miller（1927）曾經以社會人類學的觀點對於「名字和命名」的現象提出觀察，發

現在許多不同的、分散各地的原始部落社會中，存在有一些共同的命名習慣。起初，嬰

兒的命名不外是根據生理特徵，或是為了紀念或記錄出生時的一些重要事件或景物特

徵，也有可能是從超自然的角度來命名，以達到消災解厄、趨吉避凶的考量。不過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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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組織的演化，名字開始承載一些明顯的社會功能，例如親從子名制（teknonymy）

就可視為是，人類從母系社會轉變至父系社會過程中所發展出來的一種文化適應。 

美國哈佛大學社會系教授 Stanley Lieberson 可以說是目前對於「名字與命名」此

一主題最具研究成果的一位學者。Lieberson（1984）首次為文討論語言現象與社會現

象互相交錯所具有的社會語言學意涵，文中討論了名字意象產生的社會性條件、名字的

種族與族群意涵、奴隸制度下的名字，也從歷史背景探討為何某些名字（如 Beverly）

會特別受到歡迎而流行起來。 

Lieberson and Bell （1992）則是分析美國紐約州的出生紀錄後發現，名字的語

音結構（如字首與字尾）、字源、重複性、典故等都受到父母親本身教育程度與種族背

景的影響。雖然 Lieberson 沒有在該文中明顯指出，但細心的讀者可在文中感受到，此

篇論文似乎有和以研究「差異」而著名的文化社會學者 P. Bourdieu 互別苗頭的用意。

Lieberson 多次在文中強調，雖然名字是一種社會界線，但不同社會群體所取的名字之

內容和形式又是如何決定的呢？如果只是為了區隔，社會群體的名字差異可以有許多可

能，但為何這些人（群體）會選擇這些名字？那些人（群體）會選擇那些名字呢？相較

於 Bourdieu 對於「差異」之政治、社會功能的解釋，Lieberson 則是著重在內在

（intrinsic）因素如教育程度和族群背景對於命名的影響。 

名字的性別差異或是性別階層意涵在相關文獻中已有一些不錯的發現和討論。

Rossi（1965）曾經從夫妻與親屬團體的互動角度探討了美國中產階級的命名習慣，結

果發現多數美國家庭的男孩會比女孩更容易以直系血親（如爺爺或外公）的名字來命

名，男孩因此也被認為是家族延續的象徵性承載者（smbolic carrier of the temporal 

continuity of the family）。 

Lieberson, et al.（2000）則是嘗試回答為何在女性主義思潮與社會運動多年來

的影響下，兩性通用名字（androgynous name）並沒有出現明顯而持續的增加？ 該文

發現，每當有新的兩性通用名字出現，過了幾年之後此一兩性通用字就會逐漸成為以女

孩為主要使用者的女名，兩性通用名字的數量也因此無法持續增加。作者的解釋是，社

會階層較低的女性會嘗試模仿男性（社會階層較高）的生活品味，包括衣服、髮型與命

名等。為了維持男性既有的階層優勢，父母在為男孩命名時會避免使用兩性通用名字，

以免被誤認為女孩。因此雖然社會中不時會出現一些新的兩性通用名字，但兩性通用名

字卻會在命名者「男女有別」的考量下，最後仍然成為以女孩為主要使用者的女名。換

言之，雖然低階群體（如女性）會嘗試跨越界線，企圖模仿高階群體（如男性）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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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但宰制團體並不願意看到「界線」 – 不論是象徵的還是實質的 - 的鬆動或混

淆，因此會在命名時避免使用某些容易被誤認性別的名字，藉以維持性別界線的區隔。 

國內學者劉增貴（1996）蒐集了秦漢迄三國可考的五百七十多個婦女名字，從家族、

性別、社會等三個層面來討論當時社會的兩性角色與婦女地位。劉文發現，男女通用名

佔研究案例中的三分之二，可見當時社會對兩性道德、行為的要求，相去尚不甚遠。婦

女名字中雖有卑婉的一面，但也有堅捷剽猛之名。但強調婦女容貌、體態、性情的女性

化名字已在發展之中，強調「定國」、「安世」等抱負的名字也只出現在男名。 

李廣均（2002a）曾經以民國六十五年至七十四年的國家考試及格人員（出生年約

在一九四九至一九五八之間）的次名做為分析對象，結果發現男女名字的差異主要表現

在字庫、集中程度、意象等三方面。第一，男女使用著幾乎完全不一樣的字庫。在前四

十個最常出現的次名單字裡，男女通用字只有一個。其次，男女次名單字的集中程度並

不一樣。男人名字重複性低、內在變異性大（前二十個常用次名解釋了百分之二十四的

樣本人數），女人名字重複性高、內在變異性小（前二十個常用次名解釋了百分之四十

八的樣本人數）。第三，男女名字各有不同的意象。男人的名字表現了對於物質成就、

品德學識和家國公共事務的重視，女人的名字則以感官化和飾物化為主。不過此一研究

的分析樣本只包含十年內國家考試及格人員的次名用字，嚴格來說這只是一種橫斷面的

觀察。對於文化現象的研究觀察而言，十年之內的資料並無法窺探出長期以來命名趨勢

的改變。若要了解命名趨勢的變化，我們還必須以更長的時間如五十年或一百年為觀察

單位。 

為了回答上述問題，李廣均（2002b）嘗試探究台灣社會中兩性名字差異的長期變

化趨勢。該文使用醫學中心掛號資料整理台灣社會百年來兩性名字的差異與長期變化趨

勢。結果發現，男人名字和女人名字之間的差異有時代變異性，主要表現在組成結構和

用字選擇的不同。就組成結構而言，二十世紀初期的男名多雙、女名多單，主要是因為

宗族社會的女性沒有資格在名字中使用字輩。在用字選擇上，兩性名字不僅集中程度不

同，字庫選擇也涇渭分明，分別表現出明顯不同的意象指涉。二十世紀中期以後，宗族

社會日漸式微，傳統命名規範鬆動，兩性名字的組成結構愈來愈接近，但是用字選擇的

性別差異並沒有消失。相對於男名對於權力、財富、地位的重視，女名的意象指涉卻始

終被排除在外。自一九五零年代以來，女名中還出現了許多同音字，四聲注音中以一、

二聲為主的比例也比男性高出許多。該文認為，女名聲韻組成的同音化和同聲化突顯了

女性專業角色地位的不足和性別刻板印象的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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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中的族群差異可說是目前非常值得努力研究的一個領域。在多族裔社會中，不

同族群的名字原本應可表現出各自的文化特色，但事實卻不一定如此。歷史上，弱勢族

群和優勢族群接觸之後，弱勢族群常被迫「同化」，在姓名的使用上改變原有的作法，

這種情形可以台灣的原住民為一代表。根據王雅萍的研究指出，台灣原住民共經歷過

（一）清朝的賜姓政策、（二）日本領台時期的皇民化姓名政策、（三）國民政府時期的

回復姓名等三個歷史階段（王雅萍 1994）。 

Lieberson（1984）曾經討論到美國移民初期，白人物主如何為黑奴命名。研究發

現，白人物主對待奴隸的態度和其對待所飼養的牲畜沒有太大的差異。許多奴隸的常用

名字（如 Jack、John、Dolly、Kitt 等）和牛馬驢等牲畜的名字有很高的重複性與相關

性。因此，當時許多黑奴重獲自由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換一個新的名字。Zelinsky（1970）

則是分析 1790 至 1968 年美國東部十六個郡縣的男性出生資料發現，常用名字的次數分

配可以做為一個測量美國不同時代、地域之間文化發展與變遷的有效指標。該文認為，

如果依據使用名字的方式，近兩世紀以來，美國東區各州共可區分為新英格蘭（New 

England）、內地（the Midland）、南方（the South）等三種不同的文化次系統。 

Watkins and London（1994）則是以 1910 的美國人口普查資料為分析對象，比較

第一代和第二代義大利移民與猶太移民的名字差異。此外，作者也以深入訪談的方式，

來收集第一代移民來到美國時的命名考量。結果發現，雖然名字的改變可以被視為是移

民同化於美國社會（Americanization）的一種文化適應，但也是移民本身族群化

（ethnicization）的重要過程。移民之間的非正式社會互動（informal social 

interaction）常是許多父母命名選擇的參考來源。 

李廣均（2000a）發現，「興中」、「復華」、「偉民」、「建國」這樣的名字是許多第一

代或第二代外省人命名時的常用字。以「華」字為例，外省籍名字中出現的首名多是動

詞，如「復華」、「振華」，本省籍名字中的首名多是名詞或是形容詞，如「文華」、「榮

華」等。對於上述差異的一個合理解釋是，對於外省籍命名者而言，「華」所代表的是

一個國家或民族，其命名期望無非是希望被命名者可以復興中華、振國治家。相對地，

本省籍命名者比較沒有那麼強烈的民族國家意識，「華」字所代表的意義比較偏向以能

力、時間、財富這樣的解釋較為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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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研究問題與方法 

 

本計劃的主旨是研究客家人的「名字與命名」，希望透過對於客家人名字的整理分

析，探討客家社會文化的發展與族群意識的變化，藉此也可呈現「名字與命名」所具有

的文化與社會意涵。主要的研究問題包括，客家人如何為下一代命名？是否按照家譜或

族譜的字輩規範？取那些名字？命名的考量與期望是什麼？是否有何共同的客家族群

特色？名字中的性別差異又是什麼？ 

本研究計劃有幾個主要概念需要釐清，這些概念也將是整理檔案資料與進行田野訪

談時的觀察重點。在自變項的部分，主要研究概念包括世代、職業、通婚、教育程度等。

依變項的部分則是包括被命名者的性別、首名用字、次名用字、次數分配、集中程度、

意象種類等。中介概念的部分則是要考慮台灣社會各個階段的歷史條件與社會結構，如

台灣社會本身的現代化程度、都市化情形、媒體普及程度等。 

性別  男女有別，名字中的性別差異最為明顯。本研究計劃也想檢證客家男人的名

字與客家女人的名字之差異。這些性別差異和其他族群又會有何不同？整理檔案資料與

進行田野訪談時，將會依被命名者的性別來進行觀察。 

世代  不同世代的人群常擁有不同的歷史經驗與生活條件。第一代移民來台的客家

人面對的移民情境最為險惡，客家意識的凝聚與傳承也最為強烈。而隨著後續世代的繁

衍，客家意識會如何發生變化？個人與客家宗親組織的依賴關係會如何改變？本計劃會

特別注意不同世代之命名者的命名考量，以及對於族譜命名規定的參考使用情形。 

通婚  婚姻關係的族群組成也是影響社會互動程度的重要指標。從族群互動的角度

來看，客家人的婚姻關係可分為內婚（與客家人通婚）與外婚（與非客家人通婚）兩類。

外婚者會比內婚者更容易有機會接觸到非客家人，也因此較有可能會有不一樣的命名考

量。 

教育程度  教育程度是影響命名的重要因素之一。教育程度的高低關係個人文字能

力、媒體使用習慣、人際互動範圍等。個人教育程度提高後的影響之一，就是對客家宗

親組織依賴的降低，表現在命名上，就可能會有脫離傳統族譜命名規定的可能。 

本計劃原訂將以下列兩種方式收集研究資料。第一類是檔案資料的整理；第二類是

田野訪談。本次計劃的主要研究區域是桃園縣新屋鄉。新屋鄉位於桃園縣西部，臨台灣

海峽，面積共 84.9 平方公里。新屋鄉全鄉計 23 村，總人數共四萬九千餘人。選擇新屋

鄉的原因有二；其一是新屋鄉有許多明顯的客家人口（徐姓、楊姓、鍾姓、范姜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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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其二是新屋鄉距離中央大學僅十餘分鐘車程，便於進行田野訪問。 

本計劃預計先聯絡鄉長、各村村長請求合作，探尋民眾宗祠是否有家譜或族譜的人

名資料可供登記，以進行第一階段的資料整理與統計分析，分析焦點將放在描述統計的

整理。例如，命名單字的次數分配、集中情形和意象分類。統計處理主要包括首、次名

單字次數分配的統計、每一單字所佔的百分比、相關單字的累計百分比。並將整理出不

同性別的常用單字（以前一百個為準）。 

其次，本計劃也將進行客家村庄住民的深入訪談。訪談對象將透過村長的徵詢與推

薦，以具有家譜、宗族地位者優先考慮。訪談對象將依不同世代進行，訪談主要目的是

收集受訪者當初的命名經驗，比較不同世代、不同職業、不同婚姻組合者為下一代命名

時的考量與期望。 

本計畫執行完畢之後，預期完成的工作項目及具體成果包括：1) 提供一個從「名

字與命名」的角度來認識客家族群的社會文化面貌，了解客家人自我認同與族群意識的

演變；2)比較客家男人的名字與客家女人的名字，檢驗客家人的性別意識；3)從客家人

的命名經驗來觀察個人與客家宗親組織的依附關係；4)就理論發展而言，有助於了解「名

字與命名」此一文化現象和族群關係、性別意識、世代差異之間的各種關係。 

本研究計劃的某些限制必須先行釐清。第一，「名字與命名」的分析只是了解客家

人口自我認同與族群意識的一個切入角度，不是唯一的角度。對於族群文化現象的觀

察，還必須參酌其他相關研究內容，才可以獲致一較完整的面貌。第二、此次研究計劃

的提出，只針對桃園新屋地區的客家住民進行訪談，樣本非常有限。相關發現只適合針

對此一地區來討論，不應擴及於其他地區的客家人。有關台灣社會其他地區的客家人口

之認同經驗或變遷應有所保留或可另外進行研究。 

 經過計畫審核之後，本計畫的執行情形出現了一些重大的改變，最主要的原因是經

費的縮減。原訂申請的計畫經費是三十八萬元，可是實際通過的執行經費只有五萬元，

許多原訂安排進行的資料收集與田野訪談都只好取消，只能以先導計畫（pilot study）

的形態進行一些試探性的訪問。訪問結果與討論分述如下。 

 

4.0 訪問資料的討論 

 

 以下本文將以部分志願受訪者的回答來討論台灣社會中客家人的名字使用情形、意

涵與改變。主要討論的面向有農業社會的使用習慣、宗族社會式微的影響、印象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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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媒體的普及、命理產業的出現與影響、性別差異、社會流動與命名等。 

 

4.1 農業社會的使用習慣 

 

農業社會取名字時，除了希望討個好彩頭之外，也常常從生活中取材，隨手拾

來都是可以命名的對象。可以說是看到什麼，想到什麼，就取什麼名字。農業社會

早期，許多名字的決定是先有音，才有字。父母先決定怎麼叫，到了戶政事務所報

戶口時，再由戶政人員選一個發音接近的字報了上去，至於字義是否文雅適當就不

在考慮之內了。這一方面是因為父母教育程度不高，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父母比較擔

心的問題是孩子可不可以養得活，名字好不好聽並不是那麼重要。 

 

爺爺那一代飽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波及，根本沒錢請算命師，也沒錢去學

這方面的學問來幫家中小孩命名，取名也都隨意長輩們取。到了爸爸這代

也一樣，因為家中是務農為主生活也很辛苦，聽父母說每天都早上四五點

起床去餵牛和家畜，還要幫忙賣菜種田等，根本沒有假日，晚上八九點就

睡跟現在我們的生活完全不同，相當辛苦，連買個書包都要阿媽連夜去賣

菜跟家禽才有錢買。所以取名字也一樣，只要好聽好唸好寫就好，或許這

跟阿祖們的教育程度有關，我的阿祖幾乎都沒讀過書。到了我們這代家境

轉好些才有錢特地請風水師幫忙算命取名。（H1） 

 

家中祖譜中有許多名字都讓人深感難以想像，這本從乾隆時代到今天的

祖譜，名字的演變可看出時代的變遷，人們重視事物的不同。從乾隆到

光復時代的祖宗們，其姓名從兩個字漸漸變成三個字，而其名的意義又

通常是周遭可看的見，可觸可及的物品，例如：從□銀，□粉，□市，

□糖，□蘭，□杯…一直到□清泉，□雲梅，□火元，□彩，都是以日

常身邊之物來命名。（Y1） 

 

二次大戰結束之後，國民政府來到台灣，進一步地推動了台灣的社會經濟發

展，從早期一九五零年代的進口替代工業化，一九六零年代之後逐漸轉型成以外銷

導向為主的工業化，台灣從一個農業社會發展到工商業社會。早期台灣的經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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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農業生產為主，人民生活以勤儉為要，從名字就可以看出時代的脈動與社會變遷

的軌跡。 

 

大概來說爺爺那一輩的命名方式，都是用簡單的國字來表達對於生活周遭

向要所求的事物，而且都侷限於和身體健康或者能夠平安如此而已，並沒

有很高遠的志願，只是求個溫飽而已，這是我爺爺那一輩的生活狀況。從

名字上可以大概知道，他們那一輩日子過的並不好。（D1） 

 

我們這一代經濟普遍比較富足，所以命名的時候比較有閒錢請算命師命

名，哥哥他的命名方式是由爺爺請算命師選幾個合八字的字，再由我爸爸

媽媽尤其中挑選出來合適的。由於父母親都是於郵局任職局長，知識教育

較豐富，比起以前農村社會命名的名字更具有對孩子的期許也有更多含

意。（L1） 

 

4.2 家族中心與個人中心 

 

二十世紀中，台灣社會結構的一大轉變就是宗族制度的式微。造成宗族式微的原因

是什麼呢？一方面日本殖民台灣五十年所帶來的現代化經驗，不僅奠定了現代化的基礎

建設，也帶來現代化的教育和觀念，改變了人的想法。一九四九年後，國民政府以發展

成長為優先考量的經濟建設更將台灣的現代化更進一步地往前推動。生產結構的改變、

都市化、教育程度的提高、外來文化的影響，都改變了台灣社會的價值觀，這也是我們

了解客家人名字的世代差異時，不可或缺的一個背景。 

 

在傳統農村社會中，老一輩的人大多有依族譜命名之習慣。盛昌的盛、明

香的香，都是來自族譜，族人中同輩多有名字只差一個字的現象，一來可

以分辨同族人之件的輩分，二來也可以作為凝聚家族向心力的一種表達。

特別一提的是，依族譜命名是男子才有的現象，可能受到早年社會重男輕

女的觀念，認為男子才能繼承家業，傳遞家族的香火，然而，隨著時代的

演進，人口由鄉村移往都市，大家族的沒落與小家庭的興起，社會開始重

視個人，命名的方式較不受限於族譜，多半是由父母親自行取名，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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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較多的變化。（Y2） 

 

在父親輩和我這一輩的名字中可看出第二個字為同一個字，主要的原因是

祖父成年離家後，只有伯父和祖父兩人南下，其餘的兄弟姊妹都留在新

竹，為了以後便於相認父親輩或我這一輩，且祖父自己的名字也是按照祖

譜排序，所以在祖父在世時，就強制父親輩的人必須遵守。、、、我們家

中父親輩和我們這一輩照祖譜排序方式可說是祖父意念的貫徹，這跟祖父

是所謂「移民族群」有關，因為少年離家之後，雖然自知再見家人的機會

很少，所以便在取名時做如此之安排，應該是一種精神的寄託，到我們這

一代已無這種觀念，取名時以不再依照祖譜排序，移民性格已消失。（C1） 

 

我的伯伯林義本由我曾組父命名時是叫做林坤旺，有讓這片土地興旺的意

義，而在祖父去報戶口的時候，戶政人員發現我的曾叔公叫朝旺，並認為

晚輩的命名應該要避諱，所以臨時由戶政人員再起了一個名字叫義本，以

義為本，想必這戶政人員是唸過一些忠義小說的，而為什麼會為了避諱而

將原本的坤旺完全改掉就不得而知了。（L1） 

 

當個人逐漸從家族中脫離出來，家族對於個人的約束力已不如從前，許多事情的決

定上已可以由個人來決定，如工作選擇、婚姻對象，當然還包括如何決定下一代的名字。

隨著商業社會的日漸發達，大家庭的社會結構也逐漸被小家庭所取代，輩份觀念也不再

像以前那麼重要。許多家庭都會為了小孩的身體健康、學業問題而幫小孩改名，即使是

必須更換掉原本的字輩。其中做這些決定的有祖父、媽媽都有。似乎族譜家規（祖宗的

規矩）也要不敵現世命理的考量。 

 

家裡從第十五代開始，都以族譜命名。自第十五代至第二十七代，分別

為文、武、勝、賢。至祖父的第二十八代，都還是因循這個慣例，然而

到了第二十九代，堂伯們仍依族譜命名的同時，父親的名字似乎破壞了

這個慣例。當堂伯們分別被取名為勝添、勝福、勝金、勝俊，祖父卻將

父親命名為「坤和」。祖父說，這是根據姓名學的命名。可見，從民國

三、四十年開始，族譜，似乎不再是命名的唯一聖經。接下來到我這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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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三十代，十位男性之中（女性不需依族譜命名），只有四位依族譜

命名。如今的命名趨勢，似乎父母的自由意志，重要性已大過於所謂的

「家族傳統」。（B1） 

 

雖然宗族制度已經式微，字輩的使用壓力也不如以往嚴格。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字

輩使用的新意義。在訪問中發現，許多家庭中兄弟姐妹的名字都會有一個共同使用的字

眼，這並不是為了要配合族譜的排名，而是為了要讓同一家人有認同感。而且這樣的取

名方式是跨越性別界線的，也就是不分男女都會有一個共用字。這是和傳統命名最大的

差異。以前只有男生可以排字輩，女生則不行。但在目前，為了強調一家人的感覺，共

用字的使用已經脫離字輩的限制。 

 

但是到了我們這一代，此種聯繫與對家族觀念的重視，隨著工商業社會的

變遷，逐漸轉為以小單位的家庭為中心。堂兄弟姊妹之間，不再有共通的

字，而是轉變為同一父母（家庭）間的兄弟姊妹才有相同的字。如我堂哥

們的「志」，堂姊們的「蘋」，和我和我弟弟的「誠」。這似乎暗示著，同

一代中不必再有明顯相同的聯繫與標誌，家族成員間的緊密度也不如以

往，小家庭成了新一個單位的互助體。親戚之間的往來互動，也已不如從

前的頻繁與直接。以往那種整個家族齊聚一地的榮景也已不復見，從光復

初期的齊聚花蓮，到如今分散於花蓮、台北、桃園、台中等地，名字的改

變，也記錄了我們從一個大家族慢慢演變到今日分散而居的情形。（S1） 

 

孩子名字大都是由爺爺來決定，爺爺講的就是好，我爸爸他們大都是不會

有反對意見的，而我們這輩的孩子都是照著祖譜來排的，向是我這代的男

孩子，中間的名字就是要取做＂忠＂，而女孩子的話就是要取做＂依＂，

基本上都是照這樣取的，但是由於我叔叔和我爸爸年紀有一段差距，他很

晚才出生，而叔叔又晚婚，所以當他生了第一個孩子時，爺爺已經去世了，

但是奶奶還是希望他可以照著我們家的慣例取，所以仍然是忠字輩的，叫

做忠□，但是他今年，就在前一個月不久又生了一個小男孩時，大家心裡

多少都覺得叔叔可能不會照慣例命名了，果然，他帶去給人家算命，然後

自己先取了一個名字後再跟我們大家說，雖然有點訝異，但是並不會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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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因為現在的人對於名字的選擇好像不再是那麼嚴格，不再會想要照

著祖譜或是特定的字來取。現在的年輕父母比較有自己的意見，而且大都

以自己的意見為主去替自己的孩子命名，所以名字要好唸、好聽、好寫、

或是要怎樣都是由年輕的父母自己去決定，家裡其他的親戚頂多幫忙提個

意見，決定的還是他們的父母。（L3） 

 

4.3 印象經營 

 

隨著現代都會生活的出現，名字已經成為一個需要在許多公共場合中使用的身分指

涉符號。不管是上學、就診、工作、申請證件，每個人都必須時時使用自己的名字，於

是名字好不好聽、好不好記也成為一個愈來愈需要謹慎考慮的事情。 

人口集中與都市化生活是現代社會的一大特色，此種社會結構的轉變使得現代人比

起以前有更多機會必須公開使用自己的名字。在每天都需要與許多陌生人接觸的都市文

明裡，一個可以傳遞良好印象的名字變得非常重要。如此一來，不僅新生兒的命名變得

很重要，即使是改名也要請專家協助。取個好名字就是希望讓別人留下好印象，讓別人

容易記得自己。 

 

媽媽與姨媽的本名為阿白與阿甘，皆為隨口號名，但是改名的原因是因

為後來姨媽與媽媽在求職的需要上被迫改一個比較不俗氣的名字，但是

現在的名字雖然為姨媽所取，來源卻不明，不過我們還是可以看出其命

名的趨勢，是以瑩、芳、靜等等一般女性的特色作為其命名的依據。（W1） 

 

媽媽的原名是□麵，因為在外公外婆的家庭中，他們對於女生的命名也不

注重，據我媽媽所言，她說她的名字在要報戶口的時候都還不知道是什

麼，是戶政事務所的阿姨幫媽媽取的名字，而後等媽媽到了出社會的時

候，覺得□麵這個名字不勝雅觀，所以又自己取了□智如這個名字，一直

到現在，外婆還是一直叫媽媽為阿麵。（Y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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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命理產業的出現與影響 

 

隨著台灣社會現代性的提高，個人對於宗族組織的依賴性正逐漸降低，宗族或家族

對於個人的控制已大不如前，影響之一就是命名權的釋放。命名者不再一定是祖父母，

而可能是由父母、其他親友或外包給命理業者來決定，其中又以外包命理化對命名的影

響最大。在這種變化下，取名字的考量在於好不好聽、筆劃數好不好、命理格局、陰陽

五行配合度等等，不再是有沒有排輩分、好不好養等問題。 

根據內政部有關人民團體的統計，和命名有關的命理業者在過去這二十年內有明顯

的增加。民國八十年以前，在內政部登記有案的相關命理團體只有四個，民國九十一年

時則已增加為三十個，而且還在陸續增加之中。
1這還只是全國登記有案的統計數目，如

果加上那些未登記的、以地方服務為主的命理團體或個人業者的話，其數量還會更多。 

隨著資訊廣泛的流通，坊間有關命名與姓名學的書籍也相當普遍，甚至是網路上也

都有幫小孩命名的網站，和以前只能請教算命先生的時代相比，這已是大大的不同。我

們也許可以稱此為命名的平民化現象。今天許多父母是先由生辰八字來決定吉祥的筆劃

數，再根據筆劃數翻字典來找字。如此一來，在外包化與命理化的影響之下，名字容易

出現「撞名」或同質性的現象。因為命理業者取名字時所考量的因素不外是生辰、八字、

生肖、筆劃、部首等因素，其所能提供的選擇字庫相對有限。如此一來，個人或家庭的

紀念性、故事、時代社會的特殊性都被淹沒在命理考量之下，名字也因此出現一種去歷

史和去故事的命名特徵，呈現了一種扁平化的同質現象。作者的一次訪談經驗可為佐證： 

 

再來最容易跟名字扯在一起的就是算命了，遠的不提，光是我自己的名字

就是算命下的產物，我現在的名字，是後來要升高中時才改的，所以現在

這個名字陪我的日子還沒之前那個久，本來也是不信算命那一套的，但凹

不過母親的意見，所以就只好改了，我記得那時有給我兩三個選擇，而我

選擇那個只有改一個字的名字，從"湧"銘，而為何不用"勇"就好了呢，要

用"湧"呢？算命先生是說一來是筆畫數目的關係，二來是我生肖屬豬的關

係。而豬親水，因此有一個水字旁的名字，對我來說會比較好，而我始終

是半信半疑。（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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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本身就有改過名字，國二的時候，我是和我哥哥一起改的，原本我

們兩個人的名字都是爺爺取的，我叫□超，哥哥叫□強，但是就在我哥哥

重考高中沒考上第一志願時，媽媽聽人說的，就帶我哥哥的名字給人家

看，好像有人說命的不太好，於是，就拿去給命理師改，命理師說，是我

的名字壓到我哥哥，是我的超壓到他的強，因為一直以來只有聽到超強而

沒有聽過強超，超一直是排在前面，所以我壓到我哥，因此，我們兩個都

改名，他說屬老鼠生在陰暗，需要有東西來照明，所以他建議我取一些有

火、日…在名字的字中，例如燿、營、曜…等，我印象很深刻，他有好幾

個名字給我選，除了□燿、還有營傑、營典…等，我一看到，我就馬上刪

掉營傑，因為營傑聽起來就像淫賊。（S1） 

 

其實原本我的名字叫做□倫。但是我的祖母，認為這樣我的好運都會「輪」

來「輪」去，到最後都沒有我的份，所以算命又算了另一個名字，祖母認

為好唸又好記，於是我的名字就決定為□達。然而我爸媽都說如果我想我

可以改名，原因他們說是認為俗氣，我確認為還好。（H2） 

 

不過當許多父母興高采烈地花錢請算命師取了一個宣稱具有命理優勢的名字之

後，很快的就會在門診掛號時、上幼稚園時、學校註冊時發現許多同名甚至同姓者
2。這

裡有一點必須澄清的是，我們不該誤以為現在才有所謂的菜市場名，其實以前就有。早

期菜市場名的重複情形更為嚴重。只是過去並沒有統計軟體的普及與使用，無法方便的

統計出來。如今有了統計軟體與資料的近用（如大專聯考的學生名單），我們才會在最

近幾年覺得菜市場名普遍了起來。 

雖然父母親已經成為新的命名者，但還要考慮命理業者的推波助瀾，而且從事命理

業者的性別組成主要是以男性為主。在命理化的考量下，名字的選擇只侷限在某些特定

的命理因素中來考量（如八字、生辰、筆劃等），如此一來，個人或家庭的紀念性、時

代社會的特殊性都被忽略，名字也因此出現扁平化的同質現象。 

 

                                                                                                                                                         
1  參見內政部社會司網站 http://volnet.moi.gov.tw/sowf/index.htm 
2  根據筆者私下正在進行的訪談資料發現，佳良、宗翰、欣怡、詩婷就是幾個近來最流行的名字，多是

出自算命師之手。雖然這並不是本章的主要研究問題，但命名外包化和命理化卻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

的社會議題：為何台灣社會的命理團體會增加？是命理行業技術的突飛猛進呢？還是民眾的困惑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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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出生時，是家族中的長孫，被老一輩的大人視為「金孫」，所以長輩

們就拿著生辰八字去請教算命先生的意見，取做「偉任」，希望能負起偉

大的責任，但是算出來的名字很容易重複，在同村裡，就有好幾個小孩都

跟弟弟同名。（H3） 

 

4.5 名字中的性別差異 

 

自商周以來，名字中的性別差異就已存在，性別附加字已經出現在個人的名字之

中。以民間故事七世夫妻之一的孟姜女為例，有一種說法是孟姜女並不是姓孟，孟只是

她在家中的排行（老大），而且不是正房所生，所以排行用字是孟，不是伯。
3凡嫡出（正

妻所生）者稱伯，庶出（妾所生）者稱孟，而姜為其本名，女則是性別附屬字。至於男

子常用名稱是「行輩＋本名＋父（或甫）」，其中的父、甫也是性別附加字，如伯姬父即

為某人所生的第一個兒子；孔子的父親叫叔梁紇，以孔為氏，叔是排行用字，梁紇為本

名，其全稱則是「孔叔梁紇父」（金良年 1989:11-12）。客家人使用「妹」字為女性命名

也是類似的效果。 

 

根據我的發現，在奶奶那一輩中，很多女生的命名，其中的次名都是用『妹』

居多，這應該是那個時代特有的命名方式；還有因為我觀察到的都是以客

家人為主，所以在那個時代，將女生的次名，命名為『妹』的，或許可以

分辨他是不是客家人。（T1） 

 

值得一提的是祖母的名字：參妹，因為在祖母之前都是女生，到祖母時，

就不特意取名了，遂用排行順序簡單的帶過，妹字則是客家人常稱女性的

用法，可以看出當時社會重男輕女的態度，也可以說是期待男丁卻落空的

無奈。在屬於祖父名字的時代，命名與族群的關係似乎有某種關聯：有些

特定族群的名字會常常出現一些字。常見的客家名中含有：「榮」、「妹」

二字，「榮」表達了對家族興盛的發展，「妹」則是客家人常稱呼女子時所

用字，參妹則是因為在之前都是女生到這個小孩時，就不特意取名了，遂

                                                                                                                                                         
釋惑需求增加了？  

3  古制以伯、仲、叔、季來依次表示老大、老二、老三、老四的排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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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排行簡單的帶過，可以看出舊時代重男輕女的觀念與態度。（F1） 

 

我的爺爺是個養子，所以姓劉可能不是我們最先的祖先，我們雖然最後祭

拜都是姓劉的姓，但很明顯的我看到命名碑文，是從我爺爺開始。在那個

農業時代生越多男丁越好，新木是希望農作物長的茁壯如新芽初長。客家

的女子習慣在自己後面加個妹，我從前看我奶奶的身份證叫□□慰妹。當

然前面是冠夫姓，但實際他原始名字叫□慰。（L4） 

 

從這些資料中看來最能一眼就引起我的注意的莫過於我外婆的名字，因為

其中的一個『妹』字，非常耐人尋味，也從此得知一個非常清楚的訊息，

我的外婆她是一個女性。我個人認為外婆的名字會如此命名大概有幾個原

因，像是男女性別、社會階層等等，就以男女性別來說，一般在家族中，

小男孩在小孩子中稱輩份時都是以哥哥、弟弟、兄長來稱呼；而小女孩在

小孩子中稱輩份時也就是以姊姊、妹妹等來稱呼，所以我想曾祖父們當初

命名時，大概就是基於如此，而在名字中加上這樣容易區別男女的字眼，

一方面省了不少去想和找好名字的麻煩。（H4） 

 

如前文所述，影響華人名字使用習慣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宗法制度。宗族社會以宗祠

家族為中心，強調一定程度的等級結構，根據血緣遠近來決定嫡庶親疏、世系次第、身

份高低，也因此決定了資源、權力與聲望的分配。其中字輩就是一種為了突顯地位階序

性的文化設計。什麼是字輩呢？字輩指的就是輩份的代表用字，如前文提到的伯、仲、

叔、季。不過在宗法制度的成熟過程中，為了排行序輩，字輩的決定和使用出現了一些

新的識別方式如數字、五行、偏旁等變化，最後則逐漸發展出字輩詩的作法，主要是決

定於宗族大會修訂家譜時所決定的譜詩。 

在宗法制度強調身份等級區份之下，女性常是字輩制度下的主要犧牲者。宗族指的

是同姓共宗的男性親屬成員，家譜的記載也是以男性血緣脈絡的延續為主，因此只有男

性可以使用字輩譜，女性並沒有資格使用字輩。在以男性為中心的宗族社會裡，女性的

生活空間非常有限，女名的使用也被限制在閨閣之中，所以才會有以「待字閨中」形容

未出嫁女子的說法。宗族組織的特點決定了女名中是不可能也沒有必要有字輩的。因

為，按字輩取的名字只有在宗族範圍內廣泛而複雜的人際交往中才有意義，而女名因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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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空間太窄，自然就沒有必要有字輩。除了出嫁前使用名字的機會不多之外，女性嫁人

之後更只能以「夫家姓氏＋己姓氏」稱氏而已（如張王氏），不再有使用自己名字的機

會。以波迪爾（P.Bourdieu）的語言來看，冠夫姓的作法就是一種象徵暴力，也是父權

制度中將女性附屬於男性的一種文化言行和象徵表現方式。 

 

我的姊妹們，照年齡分別為淑芬、淑真、淑卿，名字都帶有淑字，其實這

個現象不是一般家族所謂的字輩，只是我父親自己取的，而名字本身也沒

有多大意義，都只是我父親念起來很順口就取了，當然也有參考過算命師

的意見，但是他嫌算命取的都很難聽，所以自己取。（L3） 

 

為什麼女性用字跟男性用字仍有這樣差異？第一，就是在意義網路中，大

家都認定某些字只能用於某個性別的命名，這是長久時間下來所造成的，

父母為了避免孩子因為某些性別未明的用字而讓人造成誤會，所以便不會

選擇讓人陷入錯誤想法的字；第二，命理文化下的選擇性用字，許多人為

小孩命名會參照命理師的意見，而命理師所給予的名字通常會使用的字是

有限的，大部分的命理師，給男女的名字不會脫離傳統的意義網路，於是

某程度上更固定了男女姓名的差異。（K1） 

 

到了我父親這一代已經不再根據祖譜來取名字了！祖父母認為一個人的

名字和他一生的氣運有關，故請算命先生來幫父親取名字。祖父母後來覺

得一個大男人名字中有＂文＂覺得太柔弱了，所以祖父母在口頭上都是叫

我父親＂光堯＂，但並沒有真的改名字！（C2） 

 

不過其實從名字的性別差異上可以衍生出的問題是，現在雖然講求男女平

等，可是就我的觀點來看，這只是＂女性男性化＂而已。一個現在的女生

可以穿著非常男性化，頭髮是男生頭，甚至講話都是滿口髒話掛嘴邊別人

都不會覺得有什麼不對，反正平等嘛，女生也可以作那些男生做的事呀，

就連不好的也一起照單全收，而反觀男性呢？現在在台灣有人可以接受一

個男人穿著洋裙，學茶道，插花嗎？肯定一萬個人裡有 9999 個人說你是

白癡。為什麼會男女差異？這是從開始有生命的那一剎那就定下來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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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就是這樣，根深蒂固，可是現代人卻有些好像壓抑太久一樣，女性變得

像＂打倒孔家店要全盤西話一樣，什麼都亂學＂，就好像你也許會把你的

女兒叫做陳進興，但又絕對不會讓你的兒子叫許麗麗是一樣的。（H5） 

 

外婆的名字是「□□呆看」，其中□和□都是姓，這是因為外婆曾經當

過別人家的養女，因此多灌了一個姓，而他的名字「呆看」，就像是很

多老一輩人的名字一樣，再加上那時戶政人員不像現在這樣的熱心，因

此就會出現這樣難看又難聽的名字。（H6） 

 

4.6 階級、社會流動與命名 

 

 教育程度是影響名字決定與使用的重要因素。不同教育程度的父母在為子女命

名時自有不同的策略和命名模式。教育程度較高的父母有較好的文字能力，可以使

用多種的媒體（如閱聽國外雜誌、影視節目）、參考較多的歷史人物與事件，閱讀較

為廣泛的文史典籍，在為子女命名時可能會考慮較多的單字、意象和視界，甚至會

使用一些稀少難懂的字眼來產生區隔作用，劃分彼此的社會界線。相較之下，教育

程度較低的父母可以選擇的字庫就顯得有限，子女名字的類似程度也就會比較高，

內在變異性小。下面的訪問可以看出這樣的差異： 

 

由名字亦可對命名者之社會階級略為區分，由我的家族來看，明香、癸妹、

秀英、俊明、惠珠、乾祥、裕祥，以上命名者的學歷至高到高工畢業，大

都是小學初中等教育程度，職業大都為農人或一般公務員，可看出用字比

較有限，與別人同名字比例甚高。、、、相較之下，翠微、曉微、勁生，

較不容易與他人撞名，其中翠微一詞更出自唐詩，李白，下終南山過斟斯

山人宿至酒。「…卻故所來徑，蒼蒼橫翠微」翠微即青黛色之意，在此形

容山的景色。曉微此名，也是因為在二姐出生之時，正值天剛破曉。雖不

脫傳統以自然景物為女子命名，但其命名方式，卻間接表現了命名者的文

化修養，屬於受過高等教育的知識份子。（Y4） 

 

 教育程度較低者由於無法自己命名，往往必需求助他人，戶政事務所的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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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最常見的一種，也因此出現了特殊的名字。 

 

至於外公和外婆的部分，外公「□漏港」、外婆「□□甚」、由於外公的家

族是以捕魚為業，所以取名時，取音本來是「牢港」（台語），捕魚人都希

望有個牢靠的避風港能依靠，所以外公名字本是要取這個意思，但是去戶

政事務所登記時，受理人員可能不懂台語或為外省人士，誤將台語的發音

當作國語，所以外公的名字就成了「漏港」，和原本的意思差距頗大。（L4） 

 

而媽媽的名字，和戶政人員也有密切的乖關係，在取名的時候，家人原本

希望女生要帶有點「素氣」（台語）的感覺，大概是單純、有氣質之意，

想不到去戶政事務所登記時，也因辦理人員誤解台語，直接翻成國語，就

成了「□素氣」。也因這個名字太常被同學取笑，所以國中時改名為「□

素麗」。 

 

向上的社會流動機會會讓許多父母對於未來充滿希望，認為下一代會過得更

好。這種對於未來的期望也會表現在名字的決定上。 

 

祖父母的年代適逢日據時期跟國民政府來台，時局相當不安，一般百姓生

活貧苦，且社會階級流動停滯，對於剛出生的祖父母所背負的期盼不外乎

＜吃飽，平安成長＞，而對女性來說，找個好丈夫比一切都重要，故也不

偏重取名，畢竟女兒是所謂的賠錢貨，叫什麼名字也較不重要；到了父母

親那一代，因為祖父母在日治時期都上過小學校，也稍微懂一些較為文雅

的字，且因時局安穩，雖有嚴厲的政府戒嚴，但社會階級開始流動，所以

在為父母親那一代取名時，會為家族社會地位著想，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出

人頭地，成為家族、社會的精英，更者還會請算命師批命取名。 

 

在不是那麼上流社會中出生的小孩，往往他們的父母親都是樸實認真知命

的人民，他們在面對命名時，我想大多都是採取保守的態度在命名，比較

不會去想如果自己的小孩有個好名字，在未來的路上會更有好運勢，更接

近榮華富貴，反倒是樂天的為自己小孩命名；相對的如果是較高的階層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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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流社會的人，他們一定是希望自己的家族小孩能過得好能延續好家族，

所以在取名時，也就特別的別出心裁，花了許多心思在命名的字眼和筆

劃。（H6） 

 

從年代來看全家的命名，由於外公的家族是一般人所說的望族，所以家族

的命名，都有一定的順序。以女性而言，就是娟、珍…，男性的話，就是

彬、富…諸如此類的命名，曾聽媽媽說過，他們除了最後一個字有順序外，

連中間的「麗」及舅舅們的「瑞」，都是代表他們這輩的男女的輩份，因

此，我的小表弟小表妹（母親那邊的）中間就是用崇（男）及巧（女）來

代表。媽媽也說他們的命名，基本上都是有固定的，所以不能隨便更動的。

這點就真的讓我第一次聽到，原來名字有時還不能挑喔？相反的，爸爸那

邊，因為受教程度並不高，所以在命名時也就沒考慮這麼多，雖然一樣有

照輩份來命名，但聽爸爸說似乎規定沒那麼的嚴格。（W3） 

 

5.0 討論與結論 

 

本文的寫作目的是探討客家人的名字與命名。過去以來，名字並不是一個曾經被社

會學重視過的研究主題，先前累積的文獻資料也相對有限，所以本文基本上是一個嘗試

摸索多於理論建構的寫作計劃。作者希望透過整理一些有關名字的資料，釐清一些問題

和想法，磚引更多的討論。 

本文主要從兩個角度來瞭解「名字與命名」，其一是文化適應，其二是象徵鬥爭。

文化適應指的是，人類在面對環境變化（自然的與社會的）時所發展出來的一種生存策

略。早期人類面臨的最大生存威脅是來自於自然界，如氣候、天災、野獸攻擊、食物缺

乏等等。後來隨著人類文明與知識的累積，許多人為的制度與文化傳統也成為人類生存

所必須面對與克服的難題。在現代社會的開展過程中，許多新生的政治社會制度也成為

影響人類行為的重要因素，如國家機器的建立與滲透、印刷資本主義的興起、都會文明

與生活方式、大眾媒體的普及、全球化的影響等。本文即是從這個角度來思考名字使用

與改變所具有之文化適應的意義。 

什麼是象徵鬥爭呢？本文所指的鬥爭和傳統使用意義並不一樣，不再是傳統階級鬥

爭中所謂的武裝衝突而已。波迪爾認為，品味是階級的指標，品味與生活言行的區隔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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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權力競爭的最佳寫照。延續、鞏固、再製宰制階級的最佳方法，莫過於維繫高品味的

生活言行（衣食住行與審美活動），對於低品味保持一種區隔和鄙視。而如果要推翻既

存的宰制階級，就要創造品味、建構新的生活言行，這是一種權力鬥爭，也是象徵鬥爭。

社會鬥爭是一種不斷競爭象徵權力的過程，其目標就是取得文化正當性，藉以定義文化

秩序。本文認為名字的決定和使用就是一種象徵鬥爭，可以為既存的文化秩序提供正當

性的基礎。 

名字與命名是本文分析人類社會的一個切入點。名字的決定和使用一方面表現了環

境變遷與人類適應的軌跡，另一方面也透露出象徵權力的操作面向。名字與命名的變化

反應了人類面對環境改變時所產生的文化適應，可是不論發生何種環境變遷，名字與命

名所隱含的權力操作與象徵鬥爭並沒有因此而消失。 

就文化適應的角度來看，客家人名字的決定和使用受到了那些環境變化的影響？在

考量台灣社會的發展和結構變遷之下，主要的環境變化來自於宗族組織的式微、國家機

器的滲透、媒體環境的改變、都會文明的興起。這些變化也為名字的決定和使用帶來了

一些改變。 

第一，宗族社會的式微。在傳統宗族社會中，名字代表了個人的宗族地位與社會身

份。隨著宗族社會的式微，個人逐漸從宗族組織中解放出來，宗族對於個人的約束力逐

漸減弱，個人對於宗族的依賴也開始降低。在經濟發展的推動下，個人獲得了獨立的經

濟機會，不再需要依靠家族提供土地和經濟資源。隨之而來的一個轉變就是傳統命名規

範的鬆動，具體言之，就是命名權的轉移和命名觀點的改變。為人父母者在命名一事上

獲得了過去所沒有的自主性，名字的決定和使用不再需要依據「祖宗的規定」。 

第二，國家機器的滲透。農業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來往強調的是歸屬身分，彼此

的稱呼也是以親屬關係和角色為主（如二嫂、三舅、堂兄、表妹），直呼本名的機會並

不多見。到了現代國家出現之後，戶政的推動是現代國家的重要基礎建設。如何登錄人

口的出生、死亡或流動成為一件重要的事情。而透過現代法治社會的建立，個人也是權

利與義務的基本承載單位，每一個人都常常必須直接而完整的使用全名。名字的決定和

使用也因此成為一件無法迴避的事情。 

第三，現代都會文明的出現。為了維持生產的彈性，由資本主義主導的現代社會特

色之一就是地理流動與社會流動。個人需要快速地進出許多不同的地理位置，也有很多

機會接觸許多異質的社會人口。名字的功能不再只是個人家族身份的代表，而是和陌生

人互動的一種工具。到了今天，取名字的考量不再需要背負光宗耀祖的期待，也不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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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如何避免成為別人嘲笑的對象，而是已逐漸轉型成為印象經營的一部份。 

第四，媒體環境的興起。脫離了家族影響是一回事，不再根據祖宗的規定之後要如

何命名則是另外一個問題。在許多可能的影響下，大眾媒體的興起也會影響一般人決定

名字的方式，公眾人物或流行趨勢會成為許多人命名的參考，名字的集中程度或重複性

也會因此而改變。這些年來媒體經常報導的菜市場名就是一個明顯的例子。 

在環境變化下，名字的決定和使用做為一種文化適應也出現了一些世俗化的轉向。

第一，唯美化，名字的決定以印象經營為主。第二，命理化，名字的意義出現扁平化與

去典故化。就印象經營而言，為了要在快速流動的現代社會中營建人際關係，一個人的

名字好不好聽、印象是否深刻就變得非常重要。名字常是自己和陌生人互動的第一步，

好不好聽、好不好記也因此成為一個在決定名字時不可忽略的因素。 

第二個轉向是，名字的決定和使用出現了外包化和命理化的趨勢。現代人在面對高

度競爭與不確定因素時，名字的命理化成為一種文化保險與心理輔導機制。在命理因素

考量下，名字的意義呈現扁平化與去典故化。不同於過去對於人事物的紀念性，今日許

多名字的決定是遷就於筆畫、部首、八字等命理因素的考量。如此一來，名字中可以有

的故事和紀念意義也都被捨棄。 

除了文化適應之外，象徵鬥爭是本文的第二種分析角度。從象徵鬥爭的角度觀察，

名字不只是一種文化鬥爭，也是一種社會鬥爭。在各個不同的社會階層意涵之中，名字

透露出來的性別差異最為明顯。不論是在用字選擇、集中程度、意象內容上，男女名字

都有明顯的差異。首先，男女有著幾乎完全不一樣的字庫。其次，男女名字的集中程度

並不一樣，男名重複性低、變異大，女名重複性高、變異小。第三，兩性名字有著明顯

不同的意義和意象指涉，男名表現出對於品德、知識和權力的重視，女名則以感官化和

飾物化為主。 

與其說名字可分為男人的名字或女人的名字，倒不如說名字中只有宰制者的名字和

被宰制者的名字。所謂的「好名字」，常與權力、公共事務、收入、財富、能力、品德、

知識有關，而這樣的名字多是由宰制階層（男性、中上階級）所壟斷，藉以正當化世界

觀並延續既存的宰制關係。相對的，受宰制者（女性、中下階級）的名字多半與權力、

財富、聲望無關，也使他們願意接受目前的社會位置與角色規範。 

至於名字的階級意涵，我們則可以從兩個角度來理解。第一，在社會變遷的影響下，

台灣社會在二十世紀中本身的富裕發展，帶來了明顯的向上流動機會，自認為是中產階

級者的比例大幅增加，也出現了許多向上模仿的文化行為。向上的社會流動機會讓許多



 

 24

人相信，下一代的子女會比父母這一代能有更好的生活條件與發展機會，影響之一就是

民眾使用名字的變化。有些名字會被捨棄（如添財、水旺、進福），父母的命名期望也

不再直接訴求物質條件的滿足，取而代之的是許多命名上的模仿行為，菜市場名的出現

就是一例。 

 命名的模仿行為對於宰制階級會產生一定程度的文化壓力。為了逃避通俗化的危

機，宰制階級則會嘗試新的命名方式。原先宰制階級採取的命名方式可分為兩類，一以

文化資本為主，一以經濟資本為主。以文化資本為主的統治派系，其命名方式強調的是

深奧知識與文化典故的賣弄，而以經濟資本為主的統治派系，其命名方式則會強調命理

因素的考量。這兩種命名方式也很快的會成為被模仿的對象，瓊瑤式的小說人物名字（如

子軒、思涵）就是最明顯的例子。此外，命理考量也成為民眾競相模仿命名的參考。許

多民眾開始注重名字的筆劃、部首時，當然這也和命理命名產業的推波助瀾有關。在這

個意義上，名字的決定和使用具有文化社會學的分析價值，因為不同社會階級在命名上

的模仿與競爭，正是命名文化的變遷與名字差異發生的原因。 

也許我們除了分辨男人的名字和女人的名字，或是所謂的讀書人的名字和賺吃人的

名字之外，更重要的是如何分辨優勢者的名字（也就是所謂的好名字）和弱勢者的名字

（也就是所謂的不好的名字）。這兩種名字之間存在著一種不對稱的使用關係，弱勢者

會模仿優勢者的名字，優勢者則不會模仿弱勢者的名字，只好努力開發尋找新的名字和

命名方式，以避免名字的女性化或通俗化，而這也是文化差異（新名字）的發生原因。

所以我們比較容易看到女孩子使用一個比較中性或是男性化的名字（如立維、康人），

但卻比較不容易看到男孩子使用一個女性化的名字（如麗紅、素婉）。同樣的，讀書人

也比較不會以經濟資本的考量來為下一代取名（如添財、金發）。 

就現實關照而言，本文希望提供一個不同於傳統命理解釋的觀點。傳統命理學傾向

於以一種本質化的觀點來看待名字的差異與延伸意義。名字的筆畫、格數、總數、部首

常常意謂著某種已經決定的愛情發展或是家庭婚姻關係。近年來，在社會快速變遷之

下，或是為了求得安身立命的保障，或是為了求取事業功名，「命名/改名」的人也因此

多了起來。這一方面固然反映了國家戶政機關在相關事務上的便民務實，但其背後也透

露出許多民眾的動機與期待，這些動機與期待更有值得我們注意的文化與社會意義。 

 

「命名/改名」現象的出現是因為命理專業知識與技術的突飛猛進，還是因為一般

民眾的困惑增加了？民眾是否是在無所適從之下，只好抱著姑且一試的心理將現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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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決寄放在命名與改名之上。本文相信，對於想改名的人而言，如果電視機壞了，他

們會找電器行來修，汽車出了問題會找修車行來處理。如果你告訴他們，把出了問題的

電視機或汽車拿到土地公廟請土地公來修的話，他們一定會罵你神經病。但他們為什麼

在一些問題的解決上會去找算命師或命理業者來解決呢？本文相信，這些困擾的問題常

常是這個社會或是個人能力所無法解決的，例如生意不好？夫妻失和？小孩子無法管

教？久病不愈？ 

現代社會愈來愈複雜，人際關係多變，面對這樣的一個多變而複雜的環境，一般人

希望可以迅速地找到一個容易可行的方法來解決問題。在這種情形下，命理業者提供的

答案就具有很強的吸引力。彷彿「只要改名字、只要改變家中的擺設」，一切問題就可

以迎刃而解。雖然本文並不鼓勵這樣的行為，但也不願意給予太多的指責或是對其貼上

「迷信」的標籤。本文希望強調的是，我們並不是不可以改名字，而是除了改名字之外，

我們還有許多可以努力的事情。 

不同於一般命理的分析角度，本文嘗試分析「名字/命名」背後所蘊含的文化與社

會意義，提供我們看待名字的另一種角度。名字的決定、使用、流行或是改變，自有其

一定的歷史文化背景和社會動能。能夠從這個角度來觀察，也許可以避免我們過度以一

種本質化的態度去理解或是相信命理化的處理方式，也不會對名字抱著太多不切實際的

期望。 

改名有效嗎？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也是一個在理論假設和研究方法上極具挑戰

的問題。雖然本文並沒有能夠回答此一問題，但仍可嘗試提供一些思考的方向。如果改

名是有效的，其主要原因是因為名字本身的改變呢？還是因為改名過程中所產生的心理

調適或是環境準備呢？我們知道，相關並不等於因果，如何透過嚴謹的研究設計與實證

資料的收集，吾人才能更合理的回答此一問題。 

一百年過去了，台灣社會發生許多變化。台灣地區人口數量從不足四百萬逐漸增加

至兩千兩百萬，其間還有一九四零年代末期大量移入的大陸來台人士。此間，民眾教育

程度的提高、經濟結構的改變、家庭型態的轉變、外來文化的衝擊等都會對台灣社會帶

來一定程度的影響，在這樣的認識下，一些命名選擇上的改變似乎是可以期待的。但也

因為發生了這麼大的變化，時間又長，如果要從中得到某些合理可接受的觀察或結論並

不容易。 

對於台灣社會百年來命名模式或特色的了解來說，本文只是一個初步且粗糙的嘗試

而已。本文主旨是想對於台灣社會兩性名字的長期趨勢變化提出一個初始的觀察。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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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飛機探勘地形一樣，觀察者只能就地形的高低起伏、河川流向提出一個粗略的描

繪，但卻無法詳細地紀錄地貌的變化。在這樣的認識之下，本文所能完成的工作毋寧是

相當有限而片面的，但筆者仍希望這樣的嘗試可以磚引出一些批評和看法，讓我們可以

從更多不同的理論、方法和資料中來切入這個尚待開發的議題。例如，在多元文化的趨

勢下，隨著泛客家認同運動的出現，客家人是否會更重視宗族組織或是強調字輩的使

用，這是否也將成為客家人的命名特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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